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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明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软得就
像一根面条，扶都扶不起来。王力费劲地把
他移到按摩床上，自己也累得直喘粗气。

胡世明的心情糟透了。这种坏心情不
是别人带给他的，是他的老婆李艳梅带给
他的。下午一上班，他刚坐到办公桌前，沏
上一杯茶，准备翻看一下今天的报纸，电
话就叫了起来。他慢腾腾地抓起电话，问
是哪位。

电话是常宁路派出所教导员王力打
过来的，王力让他打开电脑，上网查看一
下，说他的妻子被人挂到网上了。

胡世明吓了一跳，赶紧开机上网，天
哪！李艳梅的天之水洗浴中心果然被人捅
到网上了。网上文章称，天之水洗浴中心
是一个不合格的洗浴中心，里面涉嫌色情
服务，建议公安机关立即查处。文章还含
蓄地说，天之水洗浴中心有保护伞，据说
老板的丈夫就是警界人员。该文后面的跟
帖很多，足有三百多条吧，胡世明点开看
了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有骂警察腐败的，
有骂洗浴中心老板黑心的，还有言语更激
烈的，说就该把洗浴中心老板拉出去枪毙
了……不一而足。胡世明当下呆了呆，心
想，这是哪路神仙和自己过不去，给自己
下的蛆呢？胡世明不及多想，就给妻子打
了一个电话。李艳梅昨晚在洗浴中心和几
个朋友打了一夜牌，现在还在梦里。接到
胡世明的电话，不耐烦地问道：“谁呀？”胡
世明没好气地报了家门，在电话里说了情
况，并让李艳梅赶快先把洗浴中心的小姐
清理掉，避一避风头。

“我这是合法经营，有南山市工商局
发的营业执照，网上爱怎么说说去，我才
不清理小姐呢，有本事让他们来查！”没想
到李艳梅不听他的，还满不在乎地说。

胡世明当下就有些发怒，狠狠地说：
“你给我听着，赶快去把小姐清理了，别把
事情给我惹大？”

“能大到哪里去？大不了把它查封了。”
“你总得替我考虑一下吧？网络上的

矛头已隐隐约约地指向我了。”
“你就是怕丢了你那个芝麻官吧？放

心，老公，丢不了的。局长不是你战友吗？
他怎么好意思免了你的官呢。”

胡世明劝说了一阵子，见不能奏效。
他干脆哀求起了老婆，但李艳梅是一个油
盐不进的主儿，自己认准的事情，任谁也
说不进去。

胡世明无奈，气得和李艳梅在电话里
吵了起来。

整整一下午，胡世明的心里都是乱乱
的，他本想回家去找李艳梅理论一番，但
他知道没用！他又动起了网络的心思，当
务之急，是找人把这篇文章从网络上撤下
来。找谁呢？自己在这一行当又不认识人，
想来想去，他又想到了王力。王力在派出
所当教导员，负责所里对外宣传工作，应
该和媒体的人熟悉。于是，胡世明让王力
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说了自己的想法。
王力见政委求到自己头上，也不管办得了
办不了，先满口答应下来。

王力找谁呢？他想到了兰波。他和兰
波因为所里的宣传工作，打过几次交道，
算是熟人。王力想，兰波是媒体上的人，应
该和网站上的人熟悉。他打通了兰波的手
机，说了请她帮忙的意思。兰波一听是这
事，捂着嘴笑了，心里暗想道：胡世明真会
找人，竟然托人找到了自己的头上，“让我
删除我的稿件，想得美！我就要让你们这
些臭事大白于天下。”她不假思索，一口就
回绝了。

但王力不屈不挠，又把电话打过来
了。兰波想了想，答应了。她给网站的朋友
去了一个电话，让把她的文章暂时撤下
来，待过上四五个小时后再发上去。这样，
既应付住了王力，不至于得罪他，又可以
让自己的稿件重回网上。果然，胡世明和
王力见帖子删掉了，异常高兴，但他们刚
高兴了不到几个小时，上网一查，怎么帖
子又上去了？

“我的大记者，帖子咋又上去了？”王
力赶快给兰波去电话。

“我怎么知道，大概是别人又发上去
了吧？”兰波在电话中无辜地说。

“还能删吗？”
“我和网站的人沟通了，不好删，发帖

人盯着呢？”
胡世明和王力干着急，没办法。
见胡世明心情不佳，为了安慰他，下

班后，王力主动提出请胡世明吃饭，胡世
明同意了。俩人出分局大院后，找了一家
日本料理店，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清酒，
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吃了起来。不想，胡世
明因为情绪不好，一杯接一杯的，竟然喝
醉了。王力要送他回家，胡世明不愿意。王
力无奈，只好就近找了一家足浴店，想让
胡世明躺一躺，按摩一下，醒醒酒。没想
到，这一醒，就醒到了第二天。

（未完待续）

南山
◎高亚平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阿妈 你说
我是你的影子，
希望我活在温暖的阳光里，
希望黑暗与我绕道远行。

阿妈，你说

我是你的眼
让我看遍世间美好
让烦恼离我一个轮回。

阿妈，
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

像你一样温柔善良，
像你一样慈爱智慧。

阿妈，
我也遇见了那个爱我的人，
也有个可爱的孩子，

她成了我的影子，我的眼。
阿妈，
如果云层是天空寄来的一封信，
那就让云层装满世间的美好，
带着我的影子绕着你，跟着你，
永远不离不弃。

◎静默者

嘎金山在哭泣

1956年2月20日，得荣县一伙反动活
佛、喇嘛，纠集各方反动分子24人，在龙绒
寺开会，策划武装叛乱，反对民主改革。留
用的土司头人正副县长也逃离县城参加叛
乱。他们造谣惑众，挑拨汉藏兄弟关系。煽
动说：“改革是汉人压迫藏人”等，利用历代
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矛盾，打起“民
族”旗号；利用藏族广大群众崇信佛教的心
理，煽动所谓民改后共产党不准人们信教，
打起“宗教”旗号，提出所谓“我们要保护宗
教”的口号。甚至蛊惑人心的宣传：“藏人是
棵大树，汉人就像树上的鸟；我们就像江水
中的石头，他们是流水，鸟要飞走，水要流
走”，不准群众接近干部和靠拢人民政府。
他们搜集枪支，组织叛乱武装，裹胁藏族同
胞上山叛乱。

一时间，乌云密布，叛乱分子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强迫群众为其卖命，对不
从者，轻则鞭抽棍打，重则挖眼睛、抽脚筋，
投入金沙江。

嘎金山在哭泣，群众在呻吟。地处嘎金
山下的徐龙乡，是该县叛乱中的重灾区。当
时七个行政村，竟有五个村常被叛匪侵占
或骚扰。以龙中然章为首的叛匪纠集巴塘
200多人，时常在鱼波、莫顶、雪堆、布中、
尼中等地侵犯。对群众威逼、谩骂、毒打，

对干部家属和积极分子恐吓、监视。我平叛
部队126团一营官兵为剿灭叛匪，平息叛
乱，救出群众，采取了奔袭作战的战术，在
徐龙乡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5次，叛匪每
次均遭重创，但我部队亦付出很大代价，有
15 名官兵先后牺牲。特別是 1956 年 6 月
10 日，我解放军一个班执行护送领导任
务，在鱼波村庄房附近的高山峡谷之中遭
叛匪伏击，战斗非常激烈，战士们打得十分
英勇顽强。由于地形复杂，叛匪众多，虽然
保护了领导和首长的安全，但有七名战士
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有三名战士参军仅
半年，且只有18岁左右，他们为了藏族人
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叛乱分
子丧心病狂地对妇女实行奸淫，曾和我一
起工作的藏族女干部，被叛匪捉去，遭叛匪
强暴，并威胁“你不投降，我们的人多得
很”，直到被糟蹋至完全昏迷，他们才停止
了兽行。

金沙江在怒吼

1958年4月，平息康南武装叛乱斗争
进入关键阶段，成都军区决定集中力量重
点平息康南叛乱。省、州委要求各县迅速进
入平叛地区开展工作，以一块一块的平(平
叛)，一片一片的改(改革)，巩固一地，再转
一地的战略方针进行平叛和民改。在我军
的强力围堵下，康南六县叛匪，四处逃窜。

得荣叛匪龙中然章在从徐龙乡往巴塘一带
逃跑时，妄图在鱼波、子虾阻击我平叛部队
前进，30多人被我军歼灭，龙中然章躲在一
山洞顽抗最后被击毙，受蒙蔽群众纷纷弃
暗投明，回乡生产。

得荣县工委在民改试点后，铺开了全
县的民主改革，一场打破旧社会制度，建
立新社会制度运动，如同金沙江水汹涌澎
湃的怒吼，响彻得荣全县。具体实施过程
包括五个阶段：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自卫
队等各组织，划分阶级成分，没收或征收
地主富农多余土地、房屋、粮食和生产资
料，分配胜利果实。

1958年3月，我们武工队奉上级命令，
完成康北白玉县民主改革任务，经缩编32
人全副武装，由康定出发经成都、隆昌、泸
州、叙永，跨赤水河到贵州毕节市，赫章、威
宁抵云南占益，乘小火车到昆明、楚雄、南
华、祥云、到大理转车经洱源、剑川、白汉
场、桥头到中甸(香格里拉)。徒步行军六天
方到得荣县城。人还未歇脚，马未下鞍，就
被分配到情况最复杂、战斗最激烈的徐龙
等六个乡。我和袁奉武、罗开发、芶国祥、陈
积松由董宝贤(通讯上尉营职股长)带领到
徐龙乡，由中尉连长老袁等四人去莫顶村
完成党交付的平叛、民改任务。

在徐龙全乡群众大会上，工作队代表
人民政府宣布：解放娃子(奴隶)，废除寺庙

和土司头人一切剥削者的乌拉差役和债
务，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人吃人的封建农奴
制度，实行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一时间，掌
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民改拉开了序
幕。经过六个月艰苦的工作，平叛、民改各
项任务基本完成。

山下红旗飘扬

山上歌声嘹亮，山下红旗招展。当家
作主的劳动人民，推选了自己信得过的
人民代表，选举产生了乡级人民政权，然
日西绕、莫顶中次仁、娘扎西、拥底及文
书降巴组成乡人民委员会，各村相继建
立村委会。

为加强党的领导，留下一个不走的工
作队，按照县工委指示和章程规定，由工作
队党支部负责物色、培养、发展农村党员和
建立起党支部。1959年秋，徐龙乡党支部成
立了。随着党政组织建立和完善，其他组织
机构陆续组建，管理工作初步步入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正轨。

将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干部放在重中之
重。我在该乡工作一年零十个月中，送村民
到藏民团服役达10多人，到民族学校学习
10多人。后来，这批人均成为得荣的骨干力
量。峥嵘岁月，铭刻心头，许多往事，虽如云
烟，仍历历在目。六十多年了，始终难忘这
段艰苦斗争的历史……

只有将所有滚烫的热与恋都奔腾成香
格里拉的痴与魔，心中无法停止的汹涌才
能抵达朝圣的泪水。在香格里拉，我仅能把
所有的日夜，都揉碎成一片无垠的梦境。

香格里拉的村庄是水做的，所以漫步
就是在静谧之河上泛舟；风，时常沾了马的
野性，想要去草原上追逐那些五色的花海，
撩拨它们的笑靥，挑起它们的裙衣，最后带
着它们的芬芳在牧民的鼻息里起舞。大地
上，时常有一串无形而悠长的音符正往前
排成草的巨浪，牦牛脖子上的铃铛唱它时，
它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童谣；藏族汉子唱
它时，它就是这辽远草原上最煽情的魔法。

在香格里拉，最好的自由就是回到儿
时不羁的任性。或披着傍晚的彩霞策马狂
奔，去远方探访巍峨的高山；或找一座村
庄，数那一座座信仰的堡垒，猜它们用了多
少个轮回才能与我相见。

大地，把万物的答案陈列于地表，这样
的答案往往会让灵魂变得格外轻盈。在香格
里拉，这种轻盈仿佛只需要一丝雨露，便可
在土地上肆意生长。那些油绿的青稞，不是
饱腹的粮食，他们是生的种子，永远恪守着
一份古老的法则，为灵魂的延续做着哺乳。

油菜花海铺成一条金色的地毯，在这
个只有春冬两季的地方，盛夏也不过是刚

刚迎来了春光。油菜花顶上那一朵朵缥缈
的云雾不就是为它披彩的桂冠？那一朵朵
乳色的藏寨不就是从天而降的白云？那一
头头静止的牦牛不就是浓缩于草地的山
峰？那满地的野花不就是天空醉后坠入凡
尘的星辰？在这幅静止的画作面前，我从不
敢轻易的言语，因为它们只合适成为一场
永远的凝固。

一杯浓香四溢的酥油茶，一锅惹人馋
涎的牦牛肉火锅，再来点民谣的歌声，这夜
就可以安然永续。月光泻在独克宗古城，没
有青石板的呼唤，香格里拉的夜色是懒于
苏醒的。但当喧嚣吹响夜晚的号角，且莫只

在独克宗古城满足于心灵漫步的快意，登
上龟山公园，俯望古城，想着飞翔，心灵的
自由就可随风走的更远。静闭双眼，头顶上
转经筒的金碧辉耀，眼前月光广场的人烟
缥缈，都会成为温柔的洗涤，随夜色入梦。

清晨不比夜晚，在香格里拉没有固定
的生活方式。在独克宗古城随意选择一条
路，一家餐厅，就可以开启一天的美好。因
为最好的生活，无需改造自己去适应它，而
是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位置。

神秘之美并非神秘的本身，而是当你
怀揣一把钥匙时，你的心里就已经有了一
扇门。

梦中香格里拉
◎曾龙

嘎金山的枪声
◎粟绪华

庆祝建州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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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色托梦。


